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冶仲景天士于一炉的程门雪

何 时 希

程门雪 ( 19 0 2 ~ 19 7 2年 )
,

字九如
,

有壶

公
、

蒲石山房
、

书种庐
、

晚学轩
、

补读斋诸号
。

婆源人
。

出生于富裕的半耕半读人家
,

其父是

位宿儒
,

为延饱学名师课之
,

这为程老成长为

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
。

一
、

学医过程及经历

森医汪莲石有名于上海
,

程氏十六
、

七岁

时
,

即受业为弟子
。

时汪已老
,

与孟河名医丁

甘仁友善
,

丁氏初创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城南

石皮弄
,

汪氏遂以程氏介人丁先生门下
。

一九

二一年
,

以优异的成绩为该校首届毕业生
。

一九一六年
,

在当时政府要取缔中医的形

势下
,

丁甘仁先生得到至友夏应堂等的臂助
,

创

办了全国第一所中医学校 (上海中医专门学校
,

后改名上海中医学院 )和第一所中医医院 (沪南

广益中医院 )
,

以及可称梦后无来者
”
的女子中医

专门学校
。

程氏于一九二六年起
,

任母校
《
金

医 》教授
,

次年
,

丁先生故世
,

程遂任教务长
,

兼护南广益医院医务主任
。

经八年
,

乃专力于

悬盗开业
。

解放后
,

程氏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

代表
,

后又当选为第二届
、

第三届全国人民代

表
。

并担任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
、

上海市

卫生局中医顾问
、

华东区血防九人小组成员
、

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等职
。

二
、

治学的道路

程氏治学所经的道路
,

约有三变
,

在其所

著
《
藏心方

》
自序中说

: “ 幼而荒嬉
,

长人五都之

市
,

目迷于色
,

耳惑于声
,

同学诸子皆好嬉而

不好学
,

不得切磋之益
。

忽忽十年
,

驹光电驰
”

(所谓
“

好嬉
” ,

事实上他是迷于诗及书画 )
。

序

中又说
: “

自二十五六岁以后
,

方稍稍知为学之

道
,

但杂好不专
,

作辍无恒
。

幸掌医校
,

撰讲

义以授生徒
,

不容偷息
,

其间数载
,

所得非浅

鲜也
。 ” “

教学相长
” ,

是逼出来的学问
,

如对原

文不能深入理解
,

旁征博引
,

则临场心怯口呐
,

是不能侃侃而谈的
。

这是他治学
“

由杂而专
”
的

一变
,

是边著书边教课的时期
。

同书序中又说
: “

三十六岁后
,

乃复发奋

读书
,

颇有小就
,

虽薄有声名
,

白问空空如无

物
,

缘昔 日所学皆浮薄无实在也
。

故 自去年以

来
,

蟠然改计
,

却求古旧之学
,

不希新奇之说
,

书不求多
,

但
《
内经

》 、 《
伤寒

》 、 《金匿 》 、 《
本

经
》
数种已足

。

此余晚学之始基
,

亦即补读之一

法也
。 ”

这一时期
,

程氏并不放弃他博涉的习惯
,

每读且加批注
,

但主次有别
,

总以
《
内经

》 、

仲

景为主
。

这是他摸 索十年
, “

由专而博
”

的一

变
。

第三变则为
“
由博而精

” 。

在他四十三岁以

后
,

将
《
伤寒论

》
和多种常见书

,

编成歌诀
,

以

便自读
,

由博而返约
,

由粗而入精
,

由精而

人简
。

下面节录程氏遗著
《
金医篇解

》
中

“

为中风

病篇进一解
” ,

用他 自己的语言以证之
:

“

吾治中风之学
,

自觉变化较多
,

有时前后

见解有相抵悟处
,

非自设矛盾也
,

盖学而不思

则周
,

思而不学则殆
,

每学习一书
,

必有所得
,

亦必有所惑
,

困惑不解时
,

必求于穷思极想
,

所谓
`

穷则思
,

思则变
,

变则通
’ ,

于是豁然开

朗矣
。 `

山穷水尽疑无路
,

柳暗花明又一村
’ ,

此学者所最愉快之境地
,

不思而能得之乎
。

然

不学之思
,

犹如无源之水
,

思路易致涸竭
,

必

须多学以济之
,

助其源路
,

添其活水
,

然后思

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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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滚滚
,

左右逢源矣
。

学而有疑则思之
,

思而

困竭则学之
,

元代文学家
、

书法家鲜于枢有
`

困

学斋
’ ,

诚得吾心也
。

然医者之思之学
,

又稍不同
,

学以致用
,

医者之
`

用
’

谓能治愈疾病也
,

不能愈病
,

必学

而未到家
;
或用而不得法

;
或生搬硬套

,

牛头

未对驴嘴
,
或削足适履

,

履足未能相合
;
或古

今人不相一
;
南北气不相符

,

种种夭时
、

地利
、

人和皆有扦件处
,

而强用古方以施之
,

是盖不

通权变之患也
。

学古人而不能灵活以运用之
,

是犹 自困于一家
,

自拘于一墟
,

而不能跳出框

框
,

则思路窘狭
,

方法枯少矣
。

以我个人言
,

少长就学于上海
,

行医于上海
,

上海乃东南体

质
、

风气柔和之乡
,

是其局限性
。

老而出学四

方
,

得闻诸名家之讲论
,

又诊治各地来求治之

病
,

见闻稍广
,

思路不能不活
。

于是
,

往 日所

悟一理
,

所得一法
,

尝沽沽 自喜者
,

时时因新

病而悟新理
,

得新法
,

是于治疗中迫我放下旧

法旧理
,

不能胶守不变
,

而自困于无法
,

故屡

屡换其故步也
,

当学唐温庭药
`

八叉手而成诗
’ ,

不当束手而无法
,

医者若束手而不出新法
,

则

病人岂不束手待毙乎
,

吾不忍也
,

所谓气傲而

不学
’

者
,

可以陷人此困境
。

吾尝自譬
,

因病人之所迫
,

使我穷思而困

学
,

每得一新法
,

悟一新理
,

是乃增一知识
,

并非

得新而忘故
,

或者改辙而易弦也
。

今因时希所

向
,

而告之以我治学之法
,

时希其为我志之
,

以告于其从学者
。 ”

(时希按
:

程师这本 《金匾篇

解
》
或称

《
金匠学

》 ,

或称
《
金匠讲义

》 ,

我曾继承

程师而教学了四十余学期
。

每有疑则质之
,

或

者一言而决
;

、

有时他亦陷人苦思
,

忘了他当时

写此理论的意境
,

则以他瘦小之身
,

跃然而起
,

绕屋疾走
,

从事于新悟
。

忽然有得
,

则相与扮

掌
。

此情此景
,

转眼已四十余年了
,

今我以七

二之龄
,

还能为老师走过的足迹
,

留下些绪论
,

聊以告谆谆之慰耳
。

)

毫无疑向
,

凡一变化
,

即是增一法则
,

长

一知识
,

温故而知新
,

不囿于故步
,

是学者必

须有的态度
。

在程师治学过程中
,

我体会他有一段吮凡杨

人墨
,

何去何从
”

的思想斗争
,

这完全 是师承

传授的关系
。

汪莲石是程氏启蒙之师
,

汪氏是

经方派
,

服膺于舒驰远
《
新增伤寒集注

》 ,

用药

多为桂枝解表
,

厚朴攻里一路
。

造其转而从师

丁廿仁
,

丁氏为孟河人
,

是叶天士的信从者
,

程氏承丁氏之真传
,

继为学叶最有成就之名医
。

其 由此而上溯仲景
,

冶经方时方于一炉
。

我如

此考其师承与其自己的努力
,

乃见程氏学术渊

源及其心得所在
。

三
、

用药的三次转变

一个医生临床的初期
,

大都是药患其多
,

不知筛选
,

凑集于一方
,

如唐许脱宗所恨的
“

广

野张罗
” ,

想把诸恙一举悉平
,

一网打尽
,

这一

粗浅阶段
,

是人人经过的
。

以后是因裸羽而畏

缩呢
,

还是因效浅而加其迅猛? 程氏则一变为

后者
。

在他二十八岁以前
,

任广益中医院医务

主任时期
,

用药能大刀阔斧般屡建奇功
。

对付

急性病
,

他根据劳动人民常因栉 风 沐 雨 而表

实
,

故表散宜重
; 因其营养不足而里虚

,

故攻

下宜轻
。

程氏此时正如初生之犊
,

以其坚决敬

捷的认证
,

迅猛镖悍的用药
,

挽救了许多危急

重证
,

相传有治阳明狂热证
,

用石膏四两
,

日

再剂 ; 少阴虚寒证
,

短期内用附子总量至斤许
,

这是当时随诊 同学刘君所告
,

惜记录已散佚无

存
。

这是由粗浅而人傈悍的一变
,

也是他 自己

所说
“
要认得准

、

打得狠
”

的阶段
。

第二变是他自设诊所之时
,

病员中不少出

白富贵之家
,

他采用丁廿仁氏的平淡法
,

并沉

酣到叶夭士学说中去
,

人 J七堂奥而吸其英华
,

成为当时上海有数的伤寒
、

温热名家
。

他对
“

轻可去实
”
法深有研究

,

试用药来举

例
:
麻黄只用三分至一钱五分

,

还须水炙或蜜

炙
。

桂枝少至一分
,

煎水炒白芍
,

炒后去桂不

人药
。

陈皮
、

干姜用蜜炙
;
半夏用竹沥或青盐

制
;
苍术用米滋水浸

;
五味子与干姜同捣 , 熟

地须炒松
,

或用砂仁
、

木香
、

蛤粉
、

海浮石同

捣拌
。

川朴用花
;
豆范

、

砂仁用壳
。

又常以香

稻叶
、

野蔷微
、

批把叶
、

蚕豆花
、

金银花
、

生
`

地
、

青篙
、

花香
、

白荷花
、

荷梗等蒸落
。

这些

炮制法或退种步用药法
,

所以制约药性辛散
、

以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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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泄
、

温燥
、

滋腻的偏性
,
或则取其芳香轻清

,

醒胃祛浊
。

还有杏芬朴
、

杏盏桔橘
、

杏栽改
、

权桔芬等药同用
,

虽都是
《 温热论 》 和丁氏常

法
,

但程氏尤能运用 自如
,

从
“

三焦者
,

决读之

官
” , “

上焦如羽
,

中焦如沤
,

下焦如读
”
的《
内

经
》
旨意

,

相应地采用开上
、

宜中
、

导下三法
,

可谓善用古人者
。

第三阶段
,

是程氏晚年常为工农兵服务
,

诊治对象又大大地不同了
,

他体验到劳动人民

长期因劳致虚
,

反复感邪
,

以及湿
、

热
、

癖
、

滞的兼夹
,

这种虚与实的交叉重复而又错综纠

结
,

自有其特异之处
,

应在治疗上有所变化
。

所以相应地制定了
“

复方多法
”

的治疗
,

揉合温

散
、

硫化
、

宜导
、

渗利
、

祛癖
、

清里
、

扶正达

邪
、

去邪安正等诸般治法
,

集于一方而兼顾之
。

由于他得有仲景
、

天士选药的特长
,

能如天孙

织锦
,

无缝可寻
,

驱使诸药
,

似水乳之融
。

故

能表里
、

上下
、

虚实
、

寒热
、

标本并施
,

取得

较快的疗效
。

并使病员饮食不衰
,

从而体力得

以较早恢复
。

详见 《
程门雪医案

》
中

,

此不赘
。

这
“

复方多法
” ,

可称为程氏晚年用药的第三变
。

医者治病用药
,

由粗浅而至漂悍
,

又 由绚

烂而归平淡
,

这是应有的过程
。

再进而小大咸

宜
,

进退随意
,

有的放矢
,

无不入般
,

则变而

人于化境
,

恐非人人所能到达的了
。

四
、 `

教学方法的变化

我在中医学院肄业时
,

得聆程师讲课一年
,

发声不高
,

而四座寂静
,

其辨析之精密
,

如抽

蕉心
,

如剥茧丝
,

每节必 自作小结
,

便于记录
,

其胜于同时诸教师远甚
。

吾乃由心折而拜人门

墙
,

迁家且近其居一箭之远
,

虽牛鸣可闻也
。

除白天抄方外
,

常去夜课
,

尤其 当 老师 自吟
“

趁吾十年运
,

有病早来医
”

叶天士名句时
,

则

必有重症治愈
,

于时随症引伸
,

上下古今无所

不至
,

可达
“

一问而十答
”
的详尽程度

,

他是且

步且谈
,

愈谈愈健
。

至夜半二三时
,

我常昏昏

磕睡
; 程师则以膝撞我膝盖

,

由是
“

耳提面命
” ,

直至天曙
。

如是者月凡数往
,

使我终身受益
。

上海中医学院建院之始
,

中西医课程的比

重问题
,

大家都在摸索阶段
。

程老的主张是让

学员多读经典医书
,

才能学以致用
; 在学 习全

程中
,

应当读书多于实习
。

并举老中医学院为

例
,

毕业的学生一般都能治病
,

也因为每周写

一篇医论或医案
,

故下笔能写脉案
,

从而也能

作论文
,

虽未必全部仿用
,

也有参考价值
。

他

的这些看法
,

对我们很有启发
。

值此程门雪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
,

谨作此

文
,

以资纪念
。

中 药 治 疗 瑞 尔 氏 黑 变 病 1 例

湖北省宜昌卫生学校 孙 会 文

主某
,

女
, 3 7 岁

。
1 9 8 3 年 9 月 2 3 日初诊

。

患者于 19 82 年 6 月发现耳前 皮肤为 淡灰色
,

嗣

后病变逐渐发展到面部
、

前臂及手背
,

色泽亦有加深
。

迭经省市四所医院检查
,

均诊断为瑞尔氏黑变病
,

谓

其病因不明
,

无有效疗法
。

遂转来中医门诊
。

患者曾生育四胎
,

体形较瘦
,

常有头晕
、

耳鸣
、

肢体疲软
、

手脚心热
、

夜寐 口千
,

不欲多饮
,

月经期

胭度如折
。

查患者额
、

题
、

耳前
、

颈部两侧
、

前臂
、

手背
、

腋前皱袭
、

季肋角等处的皮肤有深灰色之色素

沉着
,

呈不规则的斑片状
,

伴有毛细血管扩张
。

切脉

细涩
,

两尺尤甚
,

舌质淡红
,

有癖点
,

苔薄白而少
。

瑞尔氏黑变病系皮肤科之少见病种
,

依其外观表

现与中医病
“

面尘
” 、 “

黛黑斑
”

相类
。 《
外科证治全书

·

面尘
》
说

: “

面色如尘垢
,

日久煤黑
,

形枯不泽
,

大小

黑斑
” 。

综合此案四诊资料
,

其中医辨证为肾阴虚夹有

疲血
,

治宜滋阴养肾
、

活血逐疲
,

处方六味地黄汤合

桃红四物汤加刺羡龚
。

山药 10 克
,

山茱英 10 克
,

干

地黄 30 克
,

丹皮 3 克
,

泽泻 3 克
,

获芬 3 克
,

桃仁

10 克
,

红花 10 克
,

当归 10 克
,

赤芍 10 克
,

川芍 3

克
,

刺羡蓉 30 克
。

1 剂 服 2 天
,

文火煎药
,

取药汁

1 2 0 0 毫升
,

日服 3 次
,

每次 2 0 0 毫升
。

月经期 l’ul
,

桃

仁
、

红花
、

赤芍均减为 6 克
,

千地黄减为 15 克
,

刺羡

琴减为 10 克
。

坚持治疗 8个月
,

守方用药 97 剂
。

患

者肾虚症状消失
,

皮肤深灰色的色素沉着全部消失
。

1 98 5 年 u 月随访
,

患者病未复发
,

皮肤 色泽正

常
。


